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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本土探索(1999—2019):功
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

∗

谢晓专　 周晓英

摘　 要　 回顾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进展、成就、特征与趋势,把握学科发展全局,有助于科学规划学科发

展未来。 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运用“范式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分析 1999—2019 年间我国公

开出版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文献,归纳其研究路径、内容、范式、进展、成就、特征与趋势,刻画国家安全情报学术

版图。 研究发现: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形成了以“情报分析”为中心的系统化的学科

理论体系,研究路径呈现“西学东渐”的演变脉络;研究内容可划归为“理论、史论、业务、管理、环境、规范、文化、

教育、技术”九维框架;研究范式由“历史范式主导”转向“功能范式主导”,并形成了两大流派;学科建制与《国家

情报法》相呼应,呈“三大分支”齐驱之势;研究力量初步形成稳定的学者队伍,主要由四类学科群体构成;学科发

展向“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学学科体系迈进,并呈现“法治、回归、融合、扩展、深化”的趋势及特点。 表

1。 参考文献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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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999 年间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研究的

学理化进程非常缓慢,历史范式主导情报研究

的学术版图长达半个世纪[1] 。 1998 年,我国第

一个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获批建设[2] ,
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者队伍培养的制度

化;1999 年,桑松森发表《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

学》一文[3] ,明确提出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应

包括国家安全情报学,并于当年出版《国家安全

情报学基础》 [4] 一书,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情报

学学科化思想的萌芽;2005 年,公安情报学专业

被正式列入教育部高等教育专业目录,开公安

情报学学历教育之先河;2019 年,我国多所高校

申报的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试点获批,国家安

全情报被列为重要研究方向;2020 年,我国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下设

“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

究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 情 报 学 ( Intelligence
 

Studies)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大助推了“功能范

式”情报理论研究的崛起,“功能范式”逐渐取代

“历史范式”的主导地位,成为情报理论研究的

主流,伴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实施,“服务国家

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学学科建设思想迅速兴

起。 大时代需要大变革,大变革迎接大机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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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助推大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回顾我国国

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进展,归纳研究内容与范

式,梳理发展脉络与特点,揭示现存问题与发展

趋势,意义深远。

1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与
内容框架

1. 1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范式转换

学界一般将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1962 年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

结构》中对“范式” ( paradigm) 的系统阐释视为

范式理论的源头。 在库恩看来,“一个范式就是

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一个科

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 [5]8 。 它涉

及由特定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

要素所构成的整体以及具体的谜题解答[5]147 。
此后范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各领域。 诺曼·K·邓津(Norman
 

K.
 

Denzin)
进一步将范式定义为“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

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群体所共同接受

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用

特定的方式(方法论)考察一组问题(认识论)的

参考框架(理论、本体论)” [6] 。 以库恩提出的范

式理论为基础,综合学界对范式的多种理解,笔
者认为,“研究范式”是一个立体、多元、多层次

的概念系统,至少包含以下四个层面的含义:一
是主体层,是指同一范式的研究者基于共同的

信念、价值观、理论背景、研究方法与技术形成

“科学共同体”;二是观念层,即拥有共同的理

念、信念、观念、研究传统、世界观、伦理 / 道德

观、价值标准与基本态度等,它们为研究工作提

供基本的指导思想,规定了共同的理论问题、研
究思路与方法,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三
是行为规范层,即拥有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具
体表现为在共同信念、价值观、态度的指导下形

成对研究对象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概念系统、
理论依据、研究准则、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

工具、研究路径、研究框架等的共同约定;四是研

究成果与观点层,即公认的科学成就,在范式指

导下形成的理论成果与观点,它们为实践者提供

典型的问题和解答。 按照库恩的观点,当某一学

科的科学家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研究理念、理论、
规范、准则、方法等基本一致时,意味着“范式”的

形成,标志着“学科的成熟”,而每次范式转换都

意味着学科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参照上述范式理论,纵览我国国家安全情

报理论的研究脉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

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大致历经了三次明显的范

式转换。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情报

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道德

批判范式”。 在国际“冷战”格局背景下,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我国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

锁、军事包围等政策,当时的情报理论出版物基

于国家安全形势需要,主要着眼于揭露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间谍情报活动侵略、渗透、
颠覆和干预他国主权的活动与本质,对帝国主

义间谍活动的“罪恶行径”进行道德批判[1] 。 二

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国家安全

情报理论研究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基于政治意

识形态的道德批判范式”被以客观描述谍报史

实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范式”所取代,具体表现

为从历史视角梳理情报史实,分析历史发展脉

络,客观报道世界各国情报机构沿革、人物传

记、历史事件(案件 / 故事)、情报战、情报活动与

情报思想等,该范式主导了相当长时期的情报

学术版图[1] 。 三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军事情

报学与公安情报学在学科专业建制上取得突

破,国家安全情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情报理论

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逐渐聚焦于情报功能的

实现。 以情报流程及管理为中心,探讨如何优

化和改进情报工作,以更好地为决策提供支持,
应对新形势下的安全风险与威胁,成为情报学

研究的核心目标与宗旨。 “情报学成为国家安

全实践的学术补充” [7] ,“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

学”日趋成熟。

1. 2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与内容框架

以国家图书馆书目库、北京大学图书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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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书目库和读秀、
超星等文献数据库为数据源,使用“情报” “间

谍”“谍报” “隐蔽行动” “秘密战”等检索词,检
索 1999—2019 年间出版的学术专著,检索日期

为 2020 年 1 月 6 日,经人工去重和去掉无关文

献后,共得到 203 部书籍(含专著、编著、译著和

教材)。 论文数据源自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

库,检索策略为题名含“情报” 并且摘要含“军

事”或“安全”,或题名含“间谍”或“谍报”或“隐

蔽行动”,去重并剔除无关文献后共获得 1
 

431
篇论文。 鉴于公安情报(包括犯罪情报、反恐情

报、禁毒情报、边防情报等)有着不同的理论逻

辑与演变脉络,另文综述。
梳理上述文献,1999 年以来我国国家安全

情报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平稳

转型期( 1999—2009 年)。 世纪之交, “一超多

强”的国际格局形成,世界力量重新分化组合,
国际形势日益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仍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

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与

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8] 。 以军事情报学

博士学位授权点诞生、军事情报学著作公开出

版与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思想的提出为标

志,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进入新阶段。
延续 20 世纪 90 年代的转型趋势,研究范式从历

史范式主导的谍报论转向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

学。 二是蓬勃发展期(2009—2019 年)。 我国国

家安全体制进入新的调整期,国家安全体制改

革深入推进,并形成综合性、全局性、整体性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陆续修

订或颁布实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进入速

增期,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成型,“情报分析”
成为功能范式情报学研究的中心。 融合各情报

学分支、建立“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

学科定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大情报学

学科体系建设思想初步形成。
从学术著作来看,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

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土探索,梳理我

国古代情报思想,研究我国情报史,总结本土情

报实践经验,探讨情报理论、方法、技术、管理

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知

识体系,此类著作 68 部(含专著和编著),约占

样本总数的 33. 5%;二是域外研究,以西方情报

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专著或编著方式

研究西方大国情报理论与实践的进展和经验,
此类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相关著作 93 部,约占样

本总数的 45. 8%;三是域外引进,以译著或编译

方式引进西方经典情报理论成果,译著(含编译

作品)42 部,约占样本总数的 20. 7%。 在学术论

文方面,“本土探索”724 篇,“域外研究”707 篇,
两类成果的数量势均力敌。 综合学术著作和论

文数据,整体上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呈

现“三驾马车”的学术图景,“域外研究”占比最

高,超过 2 / 5,“本土探索”居中,约占 1 / 3,“域外

引进”其后,约占 1 / 5。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分析

“本土探索”进展情况。
笔者通过阅读 200 余部著作和数以千计的

论文,对研究主题进行归纳,发现:我国国家安

全情报理论受美国情报理论成果影响颇深,理
论知识体系与国际主流情报学内容框架已基本

一致,形成了由“基础、历史、业务、管理、规范、
环境、文化、教育、技术”构成的“九位一体”的内

容架构,具体见表 1 所示。

2　 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主要进展与
成就

“功能范式” 这一术语源自 “结构功能理

论”,结构功能理论(又称“社会系统理论”) 把

社会看作各种要素(或部分)构成的整体,各要

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特定功能

与结构的有机整体,各个要素(或部分)都有其

特定功用,社会系统藉此得以维持运转[9] 。 社

会系统如此,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情报系

统”亦是如此。 因此,本文借用“功能范式”这一

术语,旨在描述当前情报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
即遵循“环境—功能—结构” 的基本逻辑,将国

家安全情报系统(意指一切国家安全情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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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基本内容框架

研究类型 具体内容

基础

研究情报学基础理论问题,包括情报的定义、范畴、特点、功能;情报与政治、民主、国家安全、决
策、政策的关系;情报工作的基本原理、认知基础、技术基础、思想基础;情报学研究对象、内容、范
畴、方法、路径等。

历史
研究情报史,包括情报机构史、情报工作(活动 / 事件)史、情报人物传记、情报思想史、情报技术

史、情报战略与体制改革史等。

业务

研究情报业务及其方法、技能与工具,主要以“情报搜集(含人力情报、技术情报、开源情报等)、情
报分析(含情报评估、情报预警、情报失误等)、反情报(含战略欺骗)、隐蔽行动、作战情报支援”
等为研究重点。

管理

研究情报管理问题,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情报观、国家情报战略、体制机制、机构设置、管理制度、
法律政策等;中观层面的人 / 财 / 物 / 信息 / 技术等资源配置管理以及组织机构管理等;微观层面的

情报信息管理(如文档数据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等)。

规范
研究情报活动中的法律规制、伦理道德、情报监督控制等问题,重点涉及权利、义务、隐私、保密、
职业伦理规范等议题。

环境
研究情报与内外环境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情报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如政治、经济、文
化、历史、科技因素)与内在运行机理(如个体特质、心理因素、利益驱动等)。

文化
研究情报文化,探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在情报工作中的反映,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情报工

作的态度[10] ,探究情报文化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等。

教育 研究情报学历教育、职业培训(训练)、人才培养、教学教法等议题。

技术
研究信息技术及其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重点包括情报搜集与感知技术、情报处理技术、情报分

析技术、情报传递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与关系的总和)视为一个有内在结构和功能的

有机系统,着眼于情报功能目标的实现,从三个

层面研究情报系统与情报现象:一是考察系统

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即研究情报系统与外部环

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情报与政治、民主、外交、
决策、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等的关系;二是考察

情报系统内部的要素构成、相互作用关系及其

内在结构与功能,如国家情报战略、国家情报体

制机制、国家情报组织体系、国家情报法律体

系、国家情报观与情报文化等;三是考察情报系

统功能组织与业务实现的微观机制,如研究情

报管理、情报监督、情报保障、情报支援以及情

报搜集、分析、隐蔽行动、反情报等。 近年来我

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取得长足进展,功能

范式取代了历史范式的主导地位,但目前功能

范式研究鲜有讨论情报系统与外部环境变量之

间关系的成果,其进展主要集中于中观和微观

层面,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突破。

2. 1　 学科成型:从碎片化的“情报论”到系统化

的“情报学”
20 世纪的国家安全情报著述以史实描述为

主,谍报故事、人物传记、机构变迁等碎片化史

实陈述是情报著述的中心,学理化与学科化进

程缓慢[1] 。 20 年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

果迅速增多,学科化进程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了

以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为主要分支的国家

安全情报学科体系。
自 1999 年开始,军事情报基础理论著作陆

续公开出版,构建了以情报“搜集、处理、分析、
编写”等业务功能环节为主线,以“基础知识、史
论、获取(含搜集、侦察、识别)、处理、分析(含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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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编写、情报工作(情报体制、情报人员素养、
情报流程等)、信息战 / 信息化、研究方法”等为

主要内容的军事情报学科理论体系[11-15] 。 尤其

2017 年以来,贯通中西军事情报学体系的成果

面世,系统阐述了军事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学科

体系、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功能、基本分

类、情报体制、情报流程、情报搜集(人力情报、
技术情报、开源情报)、情报分析(含情报分析流

程、产品要求、分析思维、分析失误与应对)、反
情报、隐蔽行动等[16] ,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情报学

主流理论框架的接轨。
公安情报学于 2005 年获教育部批准纳入我

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17] ,随后学术成果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近 15 年来教材著作 70 余部(内部

发行占多数),论文数千篇,成为情报学各分支

中文献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 它在传统的“犯

罪情报学”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形成了以“一

条主线(情报周期)、两个重点(维护国家安全与

稳定的情报理论研究,预防、打击与控制犯罪的

情报理论研究)、两个支撑点(情报理论、情报技

术)”为基本框架,以“国内安全保卫情报、反恐

情报、维稳情报、刑侦情报、经侦情报、禁毒情

报、网侦情报、反黑情报”等为主要分支,以公安

情报“理论、史论、实务、技术、管理、教育、政策

与比较情报学”为主要内容的公安情报学理论

体系[18-19] 。
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两大学科制度与

理论体系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功能范式主导的情

报学学科体系基本成型。 以 2017 年业内学术刊

物《情报杂志》组织开展的“情报学一级学科建

设”大讨论[20-22] 以及当年 10 月“情报学与情报

工作发展论坛”提出的“南京共识”为标志,我国

情报学学科体系开始出现转型思想,即重新定

位情报学科的发展目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树立“大情报

观”,推动“军” (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等)、“民”
(科技情报、社科情报等) 情报学的融合,形成

“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 的“大情报科学” [2] 。
近四年来,立足“大情报观”,建立“服务国家安

全与发展”的情报学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

所认同,诸多学者发文呼吁推动建立各情报分

支融合的大情报学学科体系[23-30] 。 不过,关于

“融合”的具体方案仍存在争议。 一方面,持“融

合论” 的 学 者 存 在 Intelligence 各 分 支 融 合

论[23-24] 、学科融合论[25] 、范式融合论[26] 、学科

间融合论[31] 、交叉学科整合论[32] 、学科群论[33]

等多种主张;另一方面,有学者并不倡导“服务

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融合论” ,认
为“情报学教育与军事 / 安全情报教育并不同

类或同轨” ,进而提出情报学教育“三个面向”
和“三个重点方向” ,军事 / 安全情报被排除

在外[34] 。

2. 2　 重心转变:从传统的“获取中心论”转向

“分析中心论”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应用的年代,由于信息

稀缺,情报工作主要表现为以人力情报为主导、
以情报获取为中心任务的基本格局,相应地,情
报理论著述多以谍报“获取”为中心,鲜有情报

“分析”论著。 进入 21 世纪后,计算机网络的发

展与信息资源的海量化趋势使情报工作的中心

任务逐渐从过去的“获取”向“分析”转移,通过

情报分析将碎片化、海量的数据加工成增值的

情报产品成为情报工作的重心。 在这种背景

下,情报分析迅速成为情报学的研究重心。 2000
年,《军事情报分析与预测》 [35] 一书对情报分析

与预测的基本原理、方法与特点进行系统探讨,
开启了以情报分析为中心的情报理论研究进

程。 20 年来学界发表了一大批情报分析论文,
主要探讨情报分析理论(如相似原理、相关原

理、信息构建理论、信息场理论、结构洞理论、系
统理论、认知理论等)、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思

维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数据挖掘技术、大
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等),以及情报分析

主体的认知心理特征及其控制机制等。 尤其是

2009 年以来,情报分析与预警方面的研究成果

激增,内容涉及情报分析理论、情报分析方法、
情报分析模型、情报分析案例、战略突袭预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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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方面[36-43] ,情报分析成为情报学研究领域

名副其实的中心。 其中,战略情报分析成为关

注的重点,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战略情报的历史

演进与作用、内容体系、能力构成、博弈互动、情
报需求、问题与挑战、情报获取、情报分析、预警

情报生成与实施、战略情报体系转型等[44-47] 。
目前,以情报分析“基本原理、认知心理、分析方

法、分析技术、分析工具、分析机制”等为主要内

容的“情报分析学”已见雏形,伴随着认知科学、
心理科学、行为科学、信息技术等的发展进步而

不断更新换代,并向“分析理论、认知心理、方法

技术、产品与用户、制度与机制”等方向深化发

展。 具体表现为:一是分析理论维,研究情报分

析的基本原理、内在机制、影响因素及其与决策

的关系等;二是认知心理维,研究认知、思维、心
理等对情报分析的影响,从认知与心理视角探

讨情报分析质量控制策略;三是方法技术维,已
形成“基于认知维的结构化分析方法”和“基于

技术维的数据分析技术”两大情报分析流派;四
是产品与用户维,研究情报分析产品的制作、表
达、内容与形式标准、质量控制措施以及用户情

报需求与反馈等;五是制度与机制维,主要探讨

情报分析制度与机制建设,以改进情报分析

质量。

2. 3　 版图扩张:新兴情报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

蓬勃发展

在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两大建制学科

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新兴分支领域成为国家

安全情报理论繁荣的重要增长点。 一是应急情

报研究成为热点。 自 2003 年 SARS 危机爆发以

来,应急情报理论研究成果迅速增多,重点论及

应急管理情报体系、系统建设、知识库建设、情
报需求、情报融合、情报研判、情报服务、协同机

制、决策机制、响应机制、管理模式、人才培养、
资源保障等[48-50] ,初步建立了应急管理情报理

论体系。 二是国防科技情报学成为重要增长

点。 一方面从学科建设视角明确提出国防科技

情报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析建立国防科技

情报学的重要意义,从学科功能、学科定位、学
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重

点、发展趋势、学科体系、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

维度明确了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51-53] ;另
一方面从业务角度深入探讨国防科技信息工作

转型、情报工作基本理论方法、国防科技信息决

策情报服务理论及其知识化与智库化、国防科

技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模式等[54] ,初步建立了较

为完整的国防科技情报理论体系。 三是金融情

报学初现端倪,提出了“金融情报学”概念,进而

围绕金融情报搜集分析、编撰与评估、预测与预

警、报送与传递,金融情报人员的素质、基本条

件与定位,金融情报机构及其与决策机构的关

系,金融反情报手段等基本问题,建构金融情报

学基本框架[55] 。 丁晓蔚和苏新宁旗帜鲜明地指

出“金融情报学是情报学的重要分支” [56] 。 四

是开源情报研究进一步升温,重点围绕开源情

报的类型、特点、价值与来源,开源情报搜集 / 处
理 / 分析方法、技术与工具,开源情报管理以及

开源情报在军事、执法、安全、商业等各具体领

域的应用开展研究,开源情报理论初成体系。
五是上升到“决策情报学”的高度系统阐释情报

服务决策的本质,深入剖析情报获取、情报甄

别、情报分析、决策流程与途径、决策动力机制

与模式、决策公理与陷阱,并探讨了决策情报学

在各领域的应用[57] 。 六是除了上述新兴分支

外,传统的隐蔽战争亦开始出现系统化的理论

成果,如围绕现代隐蔽战争的内涵、功能、特点、
原则底线,中外隐蔽战争的历史演变,隐蔽战争

的思想发展脉络、隐蔽战争系统结构与功能、隐
蔽战术与战略、秘密防御等议题建构隐蔽战争

学体系[58] ,大大丰富了我国情报学知识体系。

2. 4　 史论成熟:从“讲故事”转向“以史鉴今”的
功能范式

尽管我国情报学研究重心从历史范式转向

功能范式,但历史范式的情报史成果依然占据

相当大的比重,建立了以“思想史、技术史、活动

史、机构史、人物传记”等为基本内容,由“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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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史”与“近现代情报史”两大体系构成的情

报史学,并呈现“领域细分”和“综合集成”两大

发展趋势。 具体而言,有以下特点。 一是中国

古代情报史成果颇丰。 大量论文对《孙子兵法》
《管子》 《六韬》 《吕氏春秋》 《吴子》 《司马法》
《鬼谷子》等古籍的情报思想进行探讨,如张晓

军立足“己、彼、天、地”等情报要素,从情报认识

论、搜集、分析、应用等维度解读《武经七书》情

报思想,突破情报史实的藩篱,转向深层次的情

报思想史[59] 。 春秋战国[60-61] 、两宋时期[62-63]

的间谍活动成为古代情报活动史研究的重点。
2010 年以来,一批古代情报史著作面世,重点探

讨先秦、楚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
清朝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情报活动、情报思想

和理论[64-66] ,标志着中国古代情报史论体系日

趋成熟。 二是中国近现代情报史崛起。 近现代

情报史主要聚焦于近现代情报人物传记以及情

报机构与活动史,重点对国共两党隐蔽战线历

史与主要人物进行研究[67-70] ,其中部分著述开

始改变“述而不论”的传统,深入探讨情报史背

后的规律与特点,在系统性和学理性方面取得

了明显进步。 三是情报技术史取得突破性进

展,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二战后情报侦察技术发

展的背景、动力、脉络与趋势,以及情报侦察技

术发展对情报观、战略情报理论、战场情报准备

理论、战场情报支援理论、军事情报转型理论、
作战方式与战争形态变革的影响,提出情报侦

察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是军事情报工作变革的决

定性因素的论断[71] 。 四是开始出现综合性的情

报史著作。 此类著作纵论古今中外情报史和情

报思想史,形成宏大、系统的情报史论[72-73] ,这
意味着情报史研究在向断代史、人物史、机构

史、国别史、情报技术史、情报思想史等领域细

分演进和纵深发展的同时,“情报综合史”亦成

为重要趋势,“情报史学”已见雏形。 值得注意

的是,近年来情报史论成果受情报功能范式的

影响,其基本理念、研究视角与宗旨发生了转

变,大部分情报史著述不再仅仅着眼于“历史揭

秘”“披露真相”以及客观讲述“历史故事”,而

是更多地从功能视角,挖掘情报工作发展的历

史规律,揭示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决策中的作

用,探讨其对当下与未来情报工作的启示与教

训。 正如高金虎教授在《中西情报史》中所言:
“情报史研究旨在总结各国情报工作发展中的经

验教训” [72]30,“藉此指导情报工作实践。” [72]1

3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特征与发展趋势

20 年来,多学科学者参与国家安全情报理

论研究,形成了稳定的学者群体,传统的“以译

著为主导,以史实为中心,以国外成果引进为主

要路径”的情报理论研究模式向“国外引进与本

土创新并重,事实描述与理论探索同行”模式转

变。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

指引,推动各行业情报学分支融合,建立统一的

“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体系,成为我

国情报学发展的战略选择与方向。 具体说来,
1999—2019 年间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本土

探索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

3. 1　 研究路径:西学东渐,特色渐显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

论的研究历程,大致历经了“道德批判→客观引

进→吸收学习→模仿创造→自主创新”的过程,
总体呈现“域外研究、本土探索、域外引进”三大

路径并驾齐驱的格局。 从著作数量上看,域外

研究>本土探索>域外引进,说明我国以翻译引

进为主的情报学术研究模式已成为历史,正在

向“模仿创造”和“自主创新”方向迈进。 这一演

变脉络具体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面临严

峻的国内外安全形势,研究成果主要针对西方

情报工作开展道德与意识形态批判;1978 年改

革开放以来,学界开始以译著、编译等方式引进

世界大国的情报史论成果;21 世纪以来开始有

组织地翻译西方功能范式的情报理论成果,以
求“西学中用”;近年开始进入到“中西并重”阶

段,以“西学”为基础建构情报学科理论体系,并
根据本土实际情况,开展模仿创造和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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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由于保密文化以及情报神秘化等诸

多因素制约,本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代、近
现代情报史与情报思想史,以及情报分析理论,
真正扎根当代本土情报经验,挖掘本土情报实

践规律,进而上升为情报理论的著述尚不多见,
尚未形成我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

系。 概言之,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主要呈现

“西学东渐”的总特征,经历了“直接引进西方著

述为主”到“域外引进和本土探索同盛”的转变

过程。

3. 2　 研究内容:维度缺失,框架渐成

在西方主流情报学界,情报学是通过借鉴

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心理学等学科发展

起来的社会科学,密切关注情报、国家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74] 。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政治学者

斯塔福德·T·托马斯(S.
 

T.
 

Thomas)将美国情

报理论研究归为
 

“描述研究”“政策研究” “规范

研究”“解释研究” 四种类型和“历史” “功能”
“组织”“政治”四大范式[75] ;90 年代,韦斯利·
沃克(Wesley

 

Wark)将情报学研究内容归为“情

报研究”“历史” “定义” “方法论” “回忆录” “公

民权利” “ 调查性报道” “ 流行文化” 八个方

面[76] ;2016 年,英国彼得·吉尔( Peter
 

Gill) 等

学者提出情报学研究四要素框架———研究 / 历
史—定义 / 方法—组织 / 功能—治理 / 政策[74] 。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域外研究和引进成果占

比较大,上述研究维度与内容在我国国家安全

情报理论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基本

实现了与国际主流情报学的接轨,形成了由“理

论、史论、业务、管理、规范、环境、文化、教育、技
术”等九个方面构成的内容框架。 但也应看到,
与西方情报学研究范畴相比,立足我国本土经

验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相对单一,主要聚焦于“基

础”“史论”“业务” “管理” “技术” “教育” 等六

个方面,解释性研究、规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
政治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少,对情报与政

治、情报与公民权利、情报与外交政策、情报与

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情报监督与问责、情报文

化与伦理规范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后者恰

恰是情报学科理论升华和成熟的重要标志,这
表明我国情报研究离成熟的学科还有相当

距离。

3. 3　 研究范式:范式变迁,流派渐立

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政

治学派”(政治学学者是情报学研究的主力军)
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历史学派” (历史学学者是

情报学研究的主力军)。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

论研究主要表现为历史与功能两大范式,并正

在形成“历史学派”与“功能学派”。 我国国家安

全情报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历程中主要以“历史范式”为主导,学者群体以

历史学、政治学学者为主,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

谍报机构史、谍报活动(事件) 史、谍报人物传

记、谍报思想史、历史谍报故事等,成果类型主

要表现为“历史事实”梳理与描述性研究。 历史

范式延续至今,仍在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中

占据重要位置。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向

“功能范式”转变,尤其 20 余年来,功能范式著

述成果占绝大多数,国家情报系统中以情报搜

集、情报分析、情报失误(失察)、情报预警、反情

报、隐蔽行动、作战情报支援、情报监督管理、情
报教育培训等理论、方法、技术、策略、体制、机
制与制度的功能范式成果迅速增多,取代了历

史范式的主导地位,早期“以人力情报(谍报)为

主要来源,以情报获取为中心任务”的情报历史

范式研究逐渐向社会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

“基于多源数据,以情报分析为中心”的情报功

能范式研究转变。 当下专门从事情报学研究的

学者绝大部分着眼于功能研究,研究视野局限

于国家情报系统内部组织功能实现的中微观机

制,而对于国家情报系统与外部环境(例如政治

体制、国家决策文化、外交战略、国家现代化治

理、媒体与科技等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鲜有讨

论。 年轻一代学者关注情报史的也越来越少,
相当部分的情报史论成果来自情报学科之外的

历史与政治学科。 因历史学派与功能学派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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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自不同的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

视角、成果刊发载体等均有较大区别,迄今为止

几乎没有建立对话沟通的机制,相互之间互不

关注,甚至在文献援引方面都鲜有交融,形成相

互孤立的两大流派。

3. 4　 学科建制:三分天下,体系渐全

独立的学科建制为情报学的发展与建设提

供了根本保障。 我国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

两大分支先后纳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并在

理论层面呈现向国家安全情报学融合扩展的趋

势。 军事情报学为二级学科建制,根据公开资

料,1986 年前后,我国招收第一批军事情报学硕

士研究生,1998 年第一个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

获批[2] ,公安情报学于 2005 年纳入教育部高等

教育专业目录。 2019 年我国一批高校获批国家

安全学二级学科(试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
2020 年国家安全学增设为一级学科,部分高校

将国家安全情报列为国家安全学硕士点与博士

点的研究方向。 如此,初步形成由军事情报学、
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三大分支构成的

国家安全情报学科体系,这一“三分天下”的学

科架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关于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

机构”统称“国家情报工作机构”的界定完全一

致。 这一学科建制架构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情报

学界主流的接轨,例如美国安全情报学亦由军

事情报(含情报通论、战略情报、信号 / 地理空间

情报等)、执法与国土安全情报(含地理空间情

报、执法情报分析)与国家安全情报等专业或专

业方向构成[31]22 。 随着三大分支学科建制化,我
国情报人才培养机制亦逐渐健全,目前军事情

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已经形成职业培训、硕

士、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公安情报学已形

成职业培训、本科、硕士、博士(方向)层次的人

才培养体系。 硕士、博士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

建立为情报学者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造血”功能,为情报学的长足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3. 5　 研究力量:四类群体,协力共担

随着情报学学科制度的建立以及专门教学

研究机构的产生,从事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

的学者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根据所属学科大致

可分为四类:一是军事情报理论研究者,主要来

自军事院校;二是公安情报理论研究者,主要来

自警察院校;三是图书情报理论研究者,主要来

自地方高校的信息管理院系;四是政治学、历史

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主要

来自地方院校的历史文化、国际关系、刑事司

法、公共管理等院系。 尽管国家安全情报领域

群体规模不大,但已初步形成稳定的、梯队结构

合理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学者队伍,尤其是

70—80 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者已逐渐成长为国

家安全情报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上述四类学者群体中,军事情报学者、公

安情报学者占多数,他们多从事情报相关专业

课程的教学工作,一般将情报理论研究作为自

己的主攻方向。 从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献看,
这两类群体主要围绕军事、公安等行业领域的

现实需求,以高质量的情报产品生产为目标导

向,以情报工作流程为基本框架,以“情报搜集、
情报分析、反情报、隐蔽行动、情报监督、情报法

制”等为主要内容,从情报支持决策与行动的功

能视角,推动行业情报学建设与发展。
科技情报、图书情报领域的部分学者是推

动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近

年来,部分图情学者倡导“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

融合”“军民融合”的大情报学学科体系建设理

念,支持建立“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科

学,为推动 Intelligence
 

Studies 在地方高校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 图书情报领域还涌现出一批以

国家安全情报、反恐怖情报、应急情报等为研究

兴趣的新生代学者,成为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

究的有生力量。
第四类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学者来自历史

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刑事司法、安全科学与

工程等多学科领域,从各自学科视角围绕战略

情报、西方国家隐蔽行动历史、外国情报评估、

076



谢晓专　 周晓英: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本土探索(1999—2019):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
XIE

 

Xiaozhuan
 

&
 

ZHOU
 

Xiaoying:
 

Domestic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Theory

 

(1999-2019):
 

Intelligence
 

Studies
 

Dominated
 

by
 

Functional
 

Paradigm

2021 年 5 月　 May,2021

中国近现代情报史、情报监控法律伦理、世界各

大国国家安全与情报预警机制、应急情报理论、
安全情报学等开展专题性研究,研究议题相对

分散。 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开拓了情报理论研

究的视野,拓宽了情报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大大丰富了我国情报理论研究成果。 不过,后
两类学者群体大多并非专门从事国家安全情报

教学研究工作,他们或因阶段性的课题项目所

需开展安全情报理论研究,或将安全情报作为

众多研究兴趣中的一个,属于非“全职”的国家

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学者。

3. 6　 发展趋势:五大特征,趋势渐明

2017 年,以《国家情报法》 和情报学界“南

京共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功能范式的情报理

论研究进入以“法治”“回归”“融合”“扩展” “深

化”为主要特征的“大情报学科”建设新阶段。
一是法治,以“授权”与“规制”为中心开展

情报法治研究进路。 2017 年 6 月,我国《国家情

报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情报工作从幕

后走向前台,情报法制建设与理论研究随之进

入新阶段,可以预测,“情报授权”与“情报规制”
将成为我国未来情报学重要研究领域。

 

二是回归,进一步确立“服务国家安全与发

展”的学科定位以及“耳目、尖兵、参谋、智库”的

情报职能定位。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科技情报

学界 一 般 将 军 事 情 报 学 列 为 情 报 学 的 分

支[77-80] 。 随着 90 年代信息浪潮兴起, Intelli-
gence 范式和 Information 范式分野逐渐形成,然
而由于地方高校 Intelligence 研究群体规模小,
Intelligence 理论发展式微。 军事情报学、公安情

报学囿于行业系统,相对封闭,未能形成开放的

学术环境。 直至 2017 年我国《国家情报法》 出

台,学界才开始广泛积极反思情报学定位,倡导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重新认识情报学的

地位与作用,重新规划情报学的发展,“为国家

安全与发展之国策” 培养情报人才[25] ,并确立

了“ 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 的情报学学科定

位[2] 。 2019 年,《情报杂志》将办刊宗旨调整为

“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推动国家安全情报学理

论体系构建”。 这些均表明情报学界开始厘清

概念,破除迷雾,回归情报本位。
三是融合,建立跨界融合的大情报学学科

体系。 近年来,我国情报学界以“总体国家安全

观”为指导思想,开始考虑融合各情报学分支,
探讨建立 “ 大情报学学科”。 《 情报杂志》 自

2014 年发起“华山情报论坛”,旨在“为中国情

报界搭建一个学科交融的大平台”,并组织发起

“情报学一级学科”大探讨,倡导建立统一的“服

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体系;2017 年

首届“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倡导在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

下,着眼于国家发展与安全,推动科技情报、社
科情报、军事情报、安全情报融合形成大情报科

学[2] ;2018 年,包昌火研究员撰文提出我国情报

学学科体系由“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军事

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 五大分

支构成[24] ;近三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申报公告”将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与事业、国家

安全情报学理论与应用、面向国家安全决策的

情报服务创新、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制度创新、国
家安全情报态势感知技术与应用等列入申报指

南;“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新理论” “总

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情报学发展” 先后被评为

2019、2020 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

点”之一。 这些标志着我国建立各情报分支“融

合”的“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科体系”
思想已成为部分学者的共识。 可以预见,随着

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国家安全体制改革与

战略部署调整以及国家安全学的发展,会有越

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公共管

理、历史、法学、公安学等学科的学者关注并参

与到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中来,推动更为广

泛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四是扩展,即研究领域向各行业分支扩展

延伸。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理论研究除了传统

的军事情报学获得蓬勃发展外,还突出地表现

为公安情报学、应急情报学、国防科技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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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情报学、网络情报学等成为我国情报理论

研究新的增长点。 随着各行各业对情报工作的

日趋重视,情报学将向各行业和各领域渗透扩

张,不断产生更多的与特定行业相结合的情报

理论研究分支领域,这既是由情报本身的特质

与重要性所决定的,亦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

应对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现实要求。
五是深化,在学科分支不断扩展延伸的同

时,紧紧围绕重点领域深化发展。 功能范式的

情报学研究向情报理论、情报史、情报战略、情

报体制、情报监督、情报管理、情报政策、情报搜

集、情报分析、情报失误、隐蔽行动、反情报、情
报教育等重点领域纵深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

情报理论体系。 此外,从宏观维度考察国家情

报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从中观维度考

察我国国家情报监督与治理体系、国家情报文

化与伦理系统,运用规范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

开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亦将逐步受到重视,
并成为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的理论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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